
十
天
一
氣
呵
成
的
美
談
不
再
發
生
，
對
於
自
己
醞
釀
已
久
的
歷
史
人
物
，

郭
沫
若
下
筆
時
依
然
有
無
法
消
弭
的
困
惑
。
不
知
道
領
袖
會
如
何
看
？
建
國
後

他
慎
而
又
慎
保
持
低
調
，
即
便
是
友
人
間
書
法
相
贈
，
他
也
以
書
寫
毛
澤
東
詩

詞
為
內
容
，
難
得
見
到
他
書
寫
自
己
的
作
品
。
詩
人
的
郭
沫
若
消
失
了
。
後
來

所
能
見
到
的
只
是
政
治
口
號
式
的
郭
沫
若
詩
詞
，
與
他
青
年
時
的
作
品
大
相
逕

庭
，
判
若
兩
人
。

從
郭
沫
若
和
陳
明
遠
的
通
信
中
，
我
清
晰
地
看
到
了
他
的
內
心
的
掙
扎
，

良
知
的
煎
熬
和
靈
魂
的
痛
苦
。
一
九
六
六
年
初
，
﹁文
革
﹂
前
夕
，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
以
群
在
跟
郭
沫
若
談
及
陳
明
遠
關
於
郭
沫
若
詩
詞
研
究
的
稿
子
時
，

也
表
明
了
這
種
預
感
。
當
時
他
問
郭
沫
若
：
﹁現
在
形
勢
變
化
較
大
，
這
些
稿

子
恐
怕
一
時
不
能
印
了
，
怎
麼
處
理
好
呢
？
﹂
誰
也
想
不
到
郭
以
痛
苦
的
語
調

說
：
﹁算
了
吧
，
關
於
我
的
那
些
東
西
，
最
好
都
燒
掉
！
﹂
他
轉
而
對
陳
說
：

﹁我
看
你
還
是
戀
戀
不
捨
，
確
實
捨
不
得
麼
，
我
並
不
強
制
你
。
不
過
，
我
自

己
的
文
章
，
恨
不
得
一
把
火
燒
掉
，
燒
個
精
光
大
吉
。
﹂
詩
人
的
激
情
，
在
瞬

息
間
閃
現
了
一
些
迴
光
返
照
。
可
是
卻
籠
罩
上
濃
重
的
悲
劇
陰
影
。

在
這
樣
的
話
後
來
他
又
重
複
多
次
。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
身
為
全
國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郭
沫
若
在
人
大
常
委
會
上
聽
了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石
西
民
關
於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報
告
後
，
立
即
發
言
：
﹁我
沒
有
把
毛
主
席
的
思
想
學
好
，
沒
有

把
自
己
改
造
好
，
自
己
以
前
所
寫
的
東
西
，
應
該
全
部
燒
掉
，
沒
有
一
點
價
值

。
﹂
他
的
話
許
多
人
都
不
理
解
。
後
來
在
接
見
日
本
客
人
時
，
他
又
說
：
﹁鳳

凰
每
經
五
百
年
要
自
焚
一
次
，
從
火
中
再
生
，
這
就
是
我
所
說
的
﹃燒
掉
﹄
的

意
思
。
﹂
可
惜
此
鳳
凰
已
經
不
同
於
四
十
年
前
那
隻
涅
槃
的
鳳
凰
。

在
這
之
前
，
一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他
給
中
國
科
學
院
黨
組
書
記

張
勁
夫
寫
了
一
封
辭
職
信
：

我
很
久
以
來
的
一
個
私
願
，
今
天
向
你
用
書
面
陳
述
。
我
耳
聾
，
近
來
視

力
也
很
衰
退
，
對
於
科
學
院
的
工
作
一
直
沒
有
盡
職
。
我

自
己
的
心
裡
是
很
難
過
的
。
懷
慚
抱
愧
，
每
每
坐
立
不

安
。

因
此
，
我
早
就
有
意
辭
去
有
關
科
學
院
的
一
切
職
務

（
院
長
、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部
主
任
、
歷
史
研
究
所
所
長
、

科
技
大
學
校
長
等
等
）
，
務
請
加
以
考
慮
，
並
轉
呈
領
導

上
批
准
。

我
的
這
個
請
求
是
經
過
長
遠
的
考
慮
的
，
別
無
其
他

絲
毫
不
純
正
的
念
頭
，
請
鑒
察
。

辭
職
信
言
辭
懇
切
，
卻
又
顧
慮
引
起
上
級
不
必
要
的

猜
想
。
郭
沫
若
的
辭
職
沒
有
被
接
受
。

﹁文
革
﹂
開
始
時
，
有
一
段
日

子
郭
沫
若
希
望
人
們
把
他
徹
底
忘
記

，
他
離
開
了
辦
公
室
，
誰
也
不
告
訴

，
住
進
了
一
個
隱
秘
的
住
所
。
可
惜

熬
不
了
多
久
，
只
能
回
家
了
。
當
時

誰
也
沒
有
預
料
到
﹁文
革
﹂
要
搞
十

年
，
誰
躲
得
過
去
？
誰
逃
得
過
去
？

古
代
的
文
人
，
尚
可
找
到
地
方
隱
居
，
或
是
像
陶
淵
明
一

樣
﹁採
菊
東
籬
下
，
悠
然
見
南
山
。
﹂
生
活
在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郭
沫
若
卻
沒
有
隱
居
的
權
利
，
他
無
處
可

避
。

三

一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裡
的
一
天
，
郭
沫
若
在
部
隊
當
兵

的
次
子
民
英
突
然
自
殺
身
亡
。
對
於
所
有
的
人
來
說
，
事

情
發
生
得
太
突
然
，
因
為
前
一
天
，
民
英
還
在
參
加
戰
士

演
出
隊
的
排
練
。
郭
民
英
愛
好
音
樂
的
，
憑
着
自
學
考
上

了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
在
學
校
裡
，
才
華
橫
溢
的
民
英
十
分

引
人
注
目
。
有
一
次
他
從
家
裡
帶
去
一
架
盤
式
答
錄
機
和

同
學
們
一
起
欣
賞
喜
愛
的
西
洋
古
典
音
樂
。
那
年
頭
答
錄

機
是
稀
罕
物
。
一
位
學
生
就
此
給
毛
澤
東
寫
了
一
封
信
，

反
映
說
音
樂
學
院
的
一
些
幹
部
子
弟
搞
特
殊
化
，
拿
着
家

裡
的
答
錄
機
到
學
校
裡
聽
西
洋
音
樂
，
宣
揚
資
產
階
級
生

活
方
式
。
毛
澤
東
很
快
批
了
這
封
信
，
說
：
﹁類
似
這
樣

的
事
應
該
抓
一
抓
。
﹂
這
一
抓
就
使
得
郭
民
英
在
學
校
裡
呆
不
下
去
，
通
過
羅

瑞
卿
的
安
排
去
了
部
隊
。
﹁文
革
﹂
的
風
暴
，
使
他
陷
入
了
無
法
自
拔
的
痛
苦

之
中
。似

乎
是
禍
不
單
行
，
僅
僅
過
了
一
年
，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四
月
，
郭
民
英
的

哥
哥
郭
世
英
又
被
農
業
大
學
的
造
反
派
綁
架
，
嚴
刑
拷
打
，
最
終
從
高
空
墜
落

，
遭
遇
不
測
。
死
去
的
郭
世
英
遍
體
鱗
傷
，
手
腕
、
腳
腕
被
繩
子
捆
綁
得
血
肉

模
糊
…
…
郭
世
英
原
是
北
京
大
學
哲
學
系
的
學
生
，
善
於
獨
立
思
考
。
在
學
校

裡
和
幾
個
同
學
結
伴
組
織
了
一
個
哲
學
討
論
小
組
，
經
常
聚
會
，
討
論
一
些
哲

學
和
時
事
政
治
問
題
。
後
來
有
人
告
了
密
，
小
組
的
所
有
成
員
被
公
安
機
關
拘

留
，
最
後
定
為
反
動
學
生
。
其
他
成
員
被
送
去
勞
改
，
郭
世
英
被
送
到
農
村
去

勞
動
教
養
。
勞
教
結
束
後
郭
世
英
仍
然
想
留
在
農
村
，
因
為
他
覺
得
那
兒
單
純

，
乾
淨
。
後
來
在
家
人
的
勸
說
下
，
轉
到
中
國
農
業
大
學
學
習
。

郭
沫
若
的
女
兒
郭
平
英
回
憶
說
，
在
郭
世
英
被
綁
架
、
關
押
的
這
天
晚
上

，
郭
沫
若
參
加
周
恩
來
主
持
的
解
決
第
七
機
械
工
業
部
兩
派
群
眾
﹁派
戰
﹂
的

會
議
。
郭
沫
若
本
來
可
以
請
求
周
總
理
出
面
，
但
郭
沫
若
沒
有
向
周
總
理
說
。

郭
世
英
遇
難
後
，
在
短
短
兩
年
時
間
中
失
去
了
兩
個
親
生
兒
子
的
于
立
群
責
怪

郭
沫
若
：
你
見
到
總
理
的
時
候
為
什
麼
不
跟
他
說
？
郭
沫
若
顫
抖
着
解
釋
說
：

我
也
是
為
了
中
國
好
。
顯
然
，
他
不
想
給
周
總
理
惹
麻
煩
。
深
夜
時
他
坐
在
書

桌
前
默
默
抄
寫
着
兒
子
留
下
的
日
記
，
他
的
筆
下
隱
忍
着
多
少
父
親
的
悲
哀
。

周
恩
來
得
知
郭
世
英
遇
害
後
，
專
門
來
到
郭
家
安
慰
：
﹁革
命
總
是
要
有

犧
牲
的
。
為
有
犧
牲
多
壯
志
，
敢
教
日
月
換
新
天
。
﹂
周
恩
來
為
郭
世
英
之
死

，
專
門
派
聯
絡
員
負
責
調
查
，
但
一
直
沒
有
結
果
，
最
後
也
就
不
了
了
之
。
那

個
瘋
狂
的
年
代
，
即
便
是
周
恩
來
的
保
護
能
力
也
是
十
分
有
限
的
，
他
自
己
的

養
女
孫
維
世
也
死
於
江
青
一
夥
的
殘
酷
迫
害
。

（
中
）

談
遷
重
寫
史
學
巨
著
《
國
榷
》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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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自
清
並
不
多
的
新
詩

中
，
竟
然
有
兩
首
與
滬
杭
道

中
有
關
，
一
首
是
《
滬
杭
道

中
》
，
另
一
首
是
《
滬
杭
道

上
的
暮
》
。

《
滬
杭
道
中
》
是
一
首

不
短
的
詩

—
如
果
是
跟
舊

體
詩
相
提
並
論
的
話
。
在
意

思
和
結
構
上
，
全
詩
大
概
可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寫
的
是
雨
中
的
道
外
景
色
，
有
田
園
，
有
秧

苗
，
有
花
氈
；
第
二
部
分
寫
的
是
小
河
上
的
景
色

，
有
河
上
的
板
橋
，
河
裡
的
小
船
，
還
有
河
邊
田

埂
上
牽
牛
的
農
人
；
第
三
部
分
寫
的
是
遠
景

—

在
那
裡
﹁天
和
地
密
密
地
接
了
﹂
，
﹁蒼
茫
裡
有

一
些
影
子
﹂
；
第
四
部
分
，
只
有
兩
行
，
﹁我
們

在
煙
霧
裡
、
花
氈
上
過
着
／
雨
兒
還
在
一
絲
一
絲

地
下
着
﹂
。
整
首
詩
更
像
是
一
篇
旅
途
景
色
素
描

，
素
素
的
文
字
背
後
，
有
一
種
旅
途
中
的
會
心
與

淡
淡
的
愁
緒
。

《
滬
杭
道
上
的
暮
》
則
來
得
利
索
，
全
詩
只

有
四
行
：

風
澹
蕩
，

平
原
正
莽
莽
，

雲
樹
蒼
茫
，
蒼
茫
；

暮
到
離
人
心
上
。

寫
上
述
兩
首
詩
時
的
朱
子
清
，
正
在
杭
州
浙

江
第
一
師
範
擔
任
國
文
教
員
。
初
涉
職
場
的
酸
辛

與
家
庭
生
活
的
負
擔
，
似
乎
並
沒
有
淹
沒
詩
人
對

大
自
然
發
自
肺
腑
的
欣
喜
，
儘
管
這
樣
的
情
緒
是

罩
上
了
一
層
淺
灰
色
的
光
暈
的
。

三
年
後
，
又
一
位
詩
人
奔
走
在
這
滬
杭
道
中

。
與
朱
自
清
田
園
詩
般
的
描
寫
和
朦
朧
溫
潤
的
情

緒
所
不
同
的
，
在
徐
志
摩
的
《
滬
杭
車
中
》
，
倒

有
一
種
快
節
奏
和
清
晰
的
情
緒
：

匆
匆
匆
！
催
催
催
！

一
卷
煙
，
一
片
山
，
幾
點
雲
影
，

一
道
水
，
一
條
橋
，
一
枝
櫓
聲
，

一
林
松
，
一
叢
竹
，
紅
葉
紛
紛
；

艷
色
的
田
野
，
艷
色
的
秋
景
，

夢
境
似
的
分
明
，
模
糊
，
消
隱
，

—

催
催
催
！
是
車
輪
還
是
光
陰
？

催
老
了
秋
容
，
催
老
了
人
生
！

從
中
學
時
在
杭
州
府
中
求
學
時
起
，
徐
志
摩

就
時
常
奔
走
在
這
杭
州
、
硤
石
道
中
。
後
來
又
經

常
往
返
於
滬
、
硤
之
間
。
對
於
這
滬
杭
道
上
，
他

既
是
一
個
不
能
再
熟
悉
的
旅
者
，
又
是
一
位
多
情

的
詩
人
。
但
他
給
我
們
留
下
的
，
就
只
有
這
一
首

《
滬
杭
車
中
》
。

十
餘
年
後
，
另
一
位
抒
情
詩
人
，
奔
走
在
這

已
經
是
戰
爭
陰
雲
密
布
的
滬
杭
道
中
。
帶
着
濃
郁

的
情
感
喊
出
了
《
大
堰
河

—
我
的
保
姆
》
的
艾

青
，
在
盧
溝
橋
事
變
前
一
天
，
從
上
海
趕
往
杭
州

，
就
在
這
滬
杭
道
中
，
他
寫
下
了
讓
這
條
道
路
感

到
光
榮
的
詩
《
復
活
的
土
地
》
：

腐
朽
的
日
子

早
已
沉
到
河
底
，

讓
流
水
沖
洗
得

快
要
不
留
痕
跡
了
；

河
岸
上

春
天
的
腳
步
所
經
過
的
地
方
，

到
處
是
繁
花
與
茂
草
；

而
從
那
邊
的
叢
林
裡

也
傳
出
了

忠
心
於
季
節
的
百
鳥
之

高
亢
的
歌
唱
。

播
種
者
呵

是
應
該
播
種
的
時
候
了
，

為
了
我
們
肯
辛
勤
地
勞
作

大
地
將
孕
育

金
色
的
顆
粒
。

就
在
此
刻
，

你

—
悲
哀
的
詩
人
呀
，

也
應
該
拂
去
往
日
的
憂
鬱
，

讓
希
望
甦
醒
在
你
自
己
的

久
久
負
傷
着
的
心
裡
：

因
為
，
我
們
的
曾
經
死
了
的
大
地
，

在
明
朗
的
天
空
下

已
復
活
了
！

—
苦
難
也
已
成
為
記
憶
，

在
它
溫
熱
的
胸
膛
裡

重
新
漩
流
着
的

將
是
戰
鬥
者
的
血
液
。

不
到
二
十
年
的
時
間
，
滬
杭
道
中
已
經
產
生

了
這
樣
的
四
首
詩
，
總
該
是
不
寂
寞
了
的
吧
。

多年好友的漁民G君，家住湖畔
，近年建造了三間樓房，邀我去作客
。他家門前有一塊半畝光景的曬場，
場邊搭有一座竹木架起的小橋，通往
湖中的 「四水亭」，亭邊繫着一漁船
，景色宜人。

茶間，賓主各敘寒暄，時近中午，他道： 「今天招
待你的只有一條魚，一瓶 『綠豆燒』。」我連連搖手說
： 「我與煙酒早已無緣，還是 『寒夜客來茶當酒』吧！
」 「不！來瓶可口可樂。」兩人雪髮霜鬚相對而坐，我
品可口可樂，他在煙酒自樂，自言自語說： 「漁家不吸
煙，船頭船尾生黃連，喝下四両綠豆燒，冬披單衣當棉
襖。」這時他妻子端來一個又一個菜，啊！都是鮮魚做
的，粉皮魚頭，紅燒甩水，糖醋魚排、清炒魚片、水晶
魚圓、魚片湯……最後還來一道點心──魚肉水餃，實
足的水鄉風味！

飯畢，我把筷子擱在碗上以示結束，主人急忙把筷
取下，他告訴我， 「漁家風俗，筷子擱在碗上。意味着
壓沉漁船；吃魚翻身意味着翻船；夾菜的筷子直插碗底
，意味着戳穿船底，老祖宗的規矩至今猶存，話可說回
來，現在思想解放了，也無所謂，不過老腦筋一時扭不
過來」。這時我才懂得樸實的漁鄉文化。

陳年的酒最美，久別的人話最多，我倆說說談談不
由自主的越過曬場，信步走上便橋，向 「四水亭」渡去
，站在亭子裡，我貪婪地呼吸着這新鮮空氣，頓覺精神
振奮，主人告訴我： 「別小看這草亭，可比園林裡的
『四水亭』要優勝得多，冬天比你住宅樓還暖和，夏日

裡勝過寶塔頂上的涼風，它六面臨水，四無阻攔，視野
寬廣，真是經濟實惠。」聽到這裡，我羨慕不止。

坐在亭子裡，沉醉在這靜謐優雅的環境中，充分體
會到 「心曠神怡」的真正內涵。這時一隻黃狗走來偎依
在主人腳邊，啊！ 「你也養狗？」 「我不單養狗，還養

貓、養雞、養鵝、養鴨，我住在湖畔曠野，狗能防禦水
裡和陸上的 『野獸』，貓能夠幫我捕捉田鼠、水老蟲，
雞、鴨、鵝圈在一起，黃鼠狼就不敢來侵犯。」他指着
不遠處說： 「你看！」我隨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隻花
貓葡伏在水邊，尾巴拖在水裡只見牠尾巴一甩，一條魚
被甩上岸邊劈啪亂跳，花貓撲上去，飽餐了一頓，我為
貓的聰明讚歎不已。主人說： 「這叫貓釣魚，有時也能
釣上斤把重的魚供人享用，狗和貓都是漁家忠實的衛士
。」我說： 「你住在這裡猶如一盞寂寞的孤燈。」他道
： 「就讓我這孤燈作為漁家的航標吧！」這時夜幕將臨
，各路來的漁船陸續落帆歸港，組成了一幅 「漁家唱晚
圖」。

我驅車回城，已是華燈閃爍，萬家燈火在迎接新的
一天到來，我躺在床上閉目靜思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久久難入夢鄉。

﹁其
他
（
托
）
﹂
老
師
是
我
學
生
生
涯
中
留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一

位
語
文
老
師
。
他
是
我
在
山
西
太
原
市
就
讀
中
學
時
僅
僅
代
過
初
二
和

高
一
兩
個
學
期
語
文
課
的
一
位
老
師
。

他
第
一
次
給
我
們
上
課
時
，
先
做
了
自
我
介
紹
，
並
談
到
了
和
其

他
班
比
較
，
聽
說
我
們
班
是
年
級
最
好
的
班
級
，
等
等
，
因
為
他
將

﹁其
他
﹂
說
成
了
﹁其
托
﹂
，
大
家
都
笑
了
起
來
，
從
此
便
將
其
稱
為

﹁其
他
（
托
）
﹂
老
師
。

他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事
有
三
件
。
其
一
是
：
每
逢
下
午
第
一
節
上

語
文
課
，
他
總
是
踩
着
鈴
聲
進
教
室
，
偶
爾
也
會
遲
到
一
下
。
這
時
，

你
會
看
到
他
的
衣
襟
、
袖
口
上
往
往
沾
有
麵
粉
，
手
上
也
有
來
不
及
洗

掉
的
麵
粉
痕
跡
。
高
一
時
，
他
擔
任
我
們
班
的
語
文
教
師
兼
任
班
主
任

。
那
年
元
旦
匯
演
，
因
為
他
家
離
演
出
的
劇
院
近
，
我
們
有
幸
參
觀
了

他
的
家
。
這
才
得
知
，
他
的
太
太
是
華
僑
，
患
有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
每

到
冬
天
天
氣
寒
冷
便
不
能
洗
菜
做
飯
，
一
切
家
務
事
都
要
他
來
做
。
因

而
下
午
匆
匆
趕
來
上
課
，
手
上
、
衣
上
沾
滿
麵
粉
自
然
是
家
常
便
飯
不

足
為
奇
了
。
那
天
，
我
們
還
翻
看
了
他
的
太
太
以
前
在
印
尼
時
和
同
伴

、
家
人
演
出
《
紅
樓
夢
》
等
戲
劇
的
照
片
…
…
這
次
活

動
拉
近
了
我
們
師
生
之
間
的
距
離
。
從
此
，
大
家
對
他

的
印
象
便
改
觀
了
，
再
也
沒
有
人
嘲
笑
他
，
上
課
再
也

沒
有
人
和
他
調
皮
搗
蛋
了
。

其
二
是
：
他
是
我
們
初
中
、
高
中
學
習
階
段
中
，

唯
一
敢
給
學
生
作
文
打
滿
分
的
語
文
老
師
。
而
初
二
、

高
一
的
兩
次
大
考
作
文
中
唯
一
獲
得
滿
分
的
就
是
我
。

這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中
學
裡
也
算
得
上
是
一
件
大

新
聞
了
。
儘
管
同
學
們
議
論
紛

紛
，
但
似
乎
﹁其
他
（
托
）
﹂

老
師
充
耳
不
聞
，
還
在
班
上
大

讚
我
的
作
文
寫
得
好
，
不
知
道

這
算
不
算
敢
於
創
新
？
總
之
，

對
我
的
鼓
勵
影
響
是
十
分
大
的

，
在
我
的
心
中
，
其
勇
氣
和
正

直
堪
為
楷
模
。

第
三
件
事
就
是
：
我
的
喜
愛
文
學
和
良
好
的
語
文

知
識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也
得
益
於
他
的
教
誨
。
那
時
，
我

們
基
本
上
都
要
上
晚
自
習
，
尤
其
是
在
高
中
。
每
晚
會

安
排
各
位
任
課
教
師
輪
流
值
班
。
而
他
是
班
主
任
，
幾

乎
每
晚
必
來
轉
一
轉
。
輪
到
他
輔
導
時
，
在
把
整
個
教

室
巡
視
完
一
二
圈
後
，
必
定
會
站
在
我
的
課
桌
前
。
那

時
，
我
在
班
內
屬
於
個
子
小
卻
學
習
好
的
女
生
。
坐
在

第
一
排
。
同
桌
也
是
一
位
熱
愛
讀
書
、
學
習
不
錯
的
女

生
。
我
們
經
常
會
到
圖
書
館
裡
借
書
看
，
十
九
世
紀
、

二
十
世
紀
的
中
外
名
著
，
只
要
學
校
裡
圖
書
館
裡
有
，

我
們
幾
乎
全
都
看
了
個
遍
。
國
內
的
現
當
代
的
名
人
作

品
，
也
想
方
設
法
找
來
閱
讀
。

記
得
當
時
最
熱
鬧
的
是
我
們
三
個
人
常
在
晚
自
習

上
討
論
歐
陽
山
的
《
一
代
風
流
》
長
篇
小
說
中
的
《
三

家
巷
》
、
《
苦
鬥
》
等
，
儘
管
是
坐
在
第
一
排
，
儘
管
三
個
人
盡
量
把

聲
音
放
小
，
但
仍
難
免
招
來
同
學
們
的
非
議
。
在
我
看
來
，
事
實
上
，

老
師
也
未
必
就
偏
愛
我
們
兩
個
人
，
只
不
過
是
想
尋
找
文
學
愛
好
的
知

音
罷
了
，
抑
或
是
覺
得
我
們
在
文
學
方
面
是
可
造
之
才
，
願
意
啟
蒙
培

養
，
對
於
他
的
真
實
想
法
，
實
在
不
得
而
知
。
反
正
，
我
和
同
桌
有
時

贊
同
他
的
觀
點
，
有
時
又
反
駁
他
的
看
法
，
在
不
斷
的
討
論
中
，
我
們

做
學
生
的
便
努
力
去
閱
讀
新
書
，
去
擴
大
自
己
的
視
野
，
因
此
，
語
文

知
識
和
文
學
欣
賞
能
力
得
以
大
大
提
高
，
受
益
匪
淺
。

現
在
，
在
當
了
三
十
多
年
的
中
學
語
文
教
師
後
，
我
也
從
一
個
中

學
高
級
語
文
教
師
的
崗
位
上
退
了
下
來
。
回
想
起
來
，
是
﹁其
他
（
托

）
﹂
老
師
讓
我
堅
定
信
念
，
要
做
一
名
像
他
那
樣
的
正
直
、
博
學
、
關

愛
學
生
、
熱
愛
教
育
事
業
的
老
師
，
捫
心
自
問
，
我
是
做
到
了
的
，
也

培
養
了
不
少
學
生
對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的
熱
愛
。
現
在
，
﹁其
他
（
托

）
﹂
老
師
也
該
是
八
旬
的
老
者
了
，
不
知
老
師
還
健
在
否
？
祝
願
他
老

人
家
健
康
長
壽
！

剛
大
學
畢
業
的
外

省
妹
李
小
姐
，
月
前
在

廣
州
一
家
雜
誌
社
找
到

了
工
作
，
扣
除
﹁社
保

﹂
等
費
用
，
每
月
到
手

的
薪
水
是
二
千
五
百
元

人
民
幣
。
李
小
姐
這
份

薪
水
，
剛
畢
業
能
拿
到
這
個
層
次
，
在
廣
州

不
算
少
了
。
不
過
，
李
小
姐
表
示
，
刨
除
租

房
費
用
，
實
際
所
剩
無
多
。
她
算
了
一
筆
帳

，
房
租
五
百
五
十
、
加
上
水
、
電
、
煤
氣
、

上
網
費
等
就
足
足
花
掉
了
一
千
元
。
她
住
的

是
單
間
一
套
式
的
﹁單
身
公
寓
﹂
，
是
貴
了

點
兒
，
租
金
佔
了
薪
水
的
兩
成
左
右
。
但
她

仍
強
調
，
這
是
﹁物
有
所
值
﹂
，
與
其
花
三

、
四
百
元
與
人
合
租
一
套
，
倒
不
如
就
多
花

一
點
租
個
單
身
公
寓
住
來
的
舒
心
、
乾
淨
。

李
小
姐
的
做
法
目
前
很
普
遍
，
事
實
上

，
除
了
民
工
等
工
資
較
低
的
人
士
之
外
，
稍

有
一
點
經
濟
能
力
的
廣
州
年
輕
租
客
都
喜
歡

租
住
單
身
公
寓
。
因
此
，
近
些
年
來
單
身
公

寓
走
俏
，
成
為
包
租
婆
、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

仲
介
物
業
人
士
競
相
爭
奪
的
一
塊
市
場
。

廣
州
市
郊
有
很
多
﹁城
中
村
﹂
，
出
租

單
身
公
寓
已
成
了
潮
流
。
在
這
些
通
道
狹
小

、
簡
陋
的
村
落
裡
，
所
謂
單
身
公
寓
，
其
實

就
是
在
獨
立
的
房
間
內
加
設
廚
房
、
廁
所
罷

了
。
天
河
村
一
位
包
租
婆
就
透
露
，
自
己
投

資
了
幾
十
萬
元
，
將
幾
層
高
的
祖
屋
改
建
成

十
四
個
單
間
，
專
門
租
給
小
白
領
居
住
。
她

說
，
現
在
來
尋
租
的
，
十
有
八
九
都
是
找
獨

立
單
間
。
而
這
麼
一
改
，
以
每
個
房
間
月
租

五
百
五
十
元
計
算
，
一
年
梁
女
士
收
入
就
過

十
萬
，
可
以
說
，
是
富
得
流
油
的
了
。

除
了
城
中
村
大
搞
單
身
公
寓
之
外
，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也
設
法
推
出
小
戶
型
單
身
公
寓

，
吸
引
買
家
。
據
介
紹
，
目
前
內
地
大
中
城

市
單
身
群
落
尤
其
是
女
性
單
身
者
比
例
很
高

，
其
中
二
十
五
歲
至
三
十
歲
年
齡
段
中
，
未

婚
女
性
就
佔
了
一
成
八
，
她
們
中
過
半
數
有

買
房
獨
立
居
住
的
意
向
，
這
給
房
地
產
市
場

帶
來
另
一
類
生
意
。
據
廣
州
地
產
人
士
介
紹

，
市
區
一
棟
叫
﹁上
品
軒
﹂
的
樓
盤
八
月
發

售
，
雖
然
每
平
米
均
價
達
一
萬
六
千
元
，
但

成
交
依
舊
搶
手
，
原
因
就
在
於
其
中
四
、
五

十
平
方
米
的
小
戶
型
﹁單
身
公
寓
﹂
受
到
買

家
的
青
睞
。

根
據
業
內
人
士
介
紹
，
目
前
單
身
人
士

買
樓
份
額
佔
了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
最
高
的
甚

至
達
到
了
百
分
之
二
十
。
可
見
，
單
身
階
層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股
力
量
。

眼
見
單
身
公
寓
漸
漸
成
風
，
廣
州
周
邊

地
區
也
大
力
發
展
單
身
公
寓
。
不
久
前
廣
州

開
發
區
就
宣
布
，
首
個
以
單
身
、
白
領
階
層

為
對
象
的
公
寓
式
小
戶
型
住
宅
群
即
將
推
出

市
場
，
戶
數
達
三
百
五
十
個
，
最
大
面
積
為

七
十
平
方
米
，
最
小
為
三
十
平
方
米
，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單
身
公
寓
了
。

羊
城
不
單
郊
區
流
行
單
身
公
寓
，
市
內

甚
至
是
地
王
地
段
，
單
身
公
寓
也
成
為
冉
冉

升
起
的
一
顆
明
星
。

某
發
展
商
日
前
發
售
的
單
身
公
寓
，
建

築
面
積
五
十
平
方
，
賣
價
大
約
是
七
、
八
十

萬
。
與
其
他
單
身
公
寓
不
同
的
是
，
入
住
這

裡
，
既
能
享
受
到
酒
店
式
的
居
住
環
境
，
又

能
註
冊
辦
公
，
居
住
、
投
資
兩
相
宜
。
業
界

視
之
為
單
身
公
寓
概
念
新
的
演
繹
。

清
順
治
四
年
（
一
六
四
七
年
）
八
月
的
一
天

，
浙
江
海
寧
縣
馬
橋
麻
涇
村
裡
，
一
位
窮
苦
的
老

秀
才
談
遷
家
中
蹊
蹺
地
遭
竊
賊
光
顧
。
老
秀
才
居

住
的
幾
間
破
屋
裡
除
了
一
些
舊
書
和
幾
件
破
衣
外

，
可
謂
一
貧
如
洗
，
竊
賊
盜
走
的
是
放
在
竹
筐
中

一
部
珍
貴
文
稿
。
這
部
文
稿
叫
《
國
榷
》
，
是
談

遷
從
二
十
八
歲
起
花
費
二
十
多
年
時
間
、
先
後
修

改
六
次
才
完
成
的
明
朝
編
年
史
巨
著
，
共
計
五
百
多
萬
字
。
文
稿
被
竊

，
談
遷
幾
十
年
的
心
血
結
晶
頓
時
付
之
東
流
。

談
遷
（
一
五
九
三
—
一
六
五
七
）
原
名
以
訓
，
字
觀
若
，
明
亡
後

改
名
遷
，
字
孺
木
。
改
名
為
遷
，
或
許
寄
託
了
他
對
大
史
學
家
司
馬
遷

的
仰
慕
和
追
尋
。
明
天
啟
元
年
（
一
六
二
一
年
）
他
二
十
八
歲
因
母
亡

在
家
守
孝
時
讀
了
不
少
明
代
史
書
，
發
覺
一
些
書
中
不
僅
見
解
淺
陋
，

而
且
所
記
載
的
史
實
錯
漏
百
出
，
貽
誤
後
人
，
於
是
他
決
心
自
己
編
著

一
部
翔
實
、
可
信
的
國
史
留
給
後
人
。
至
天
啟
六
年
，
他
花
費
五
年
時

間
完
成
初
稿
，
之
後
不
斷
加
以
修
訂
。
公
元
一
六
四
四
年
清
兵
入
關
佔

領
北
京
，
第
二
年
弘
光
被
俘
，
他
更
下
決
心
要
留
下
一
部
故
國
的
信
史

。
因
崇
禎
、
弘
光
朝
無
實
錄
可
參
考
，
他
便
根
據
邸
報
繼
續
編
寫
崇
禎

、
弘
光
兩
朝
的
歷
史
，
署
名
為
江
左
遺
民
，
以
寄
託
亡
國
之
痛
。
他
的

一
生
為
寫
作
《
國
榷
》
可
謂
嘔
心
瀝
血
。
修
史
需
要
大
量
的
書
籍
資
料

作
參
考
，
他
是
個
窮
秀
才
，
海
寧
縣
志
中
記
載
他
﹁處
士
操
行
廉
，
雖

遊
大
人
先
生
之
門
，
不
妄
取
一
介
，
至
今
家
徒
四
壁
立
﹂
，
哪
裡
有
財

力
購
書
呢
？
他
的
主
要
參
考
史
料
為
明
朝
實
錄
，
而
記
載
明
朝
各
個
皇

帝
在
位
編
年
史
的
實
錄
抄
本
，
只
有
極
少
數
大
官
僚
大
鄉
紳
家
中
才
有

收
藏
，
他
只
得
四
處
求
人
，
借
書
抄
本
，
甚
至
為
尋
訪
、
借
抄
一
本
書

不
辭
辛
勞
揹
着
行
李
和
乾
糧
跑
至
百
里
之
外
，
實
在
苦
不
堪
言
。
他
發

現
明
朝
實
錄
中
也
有
許
多
篡
改
歷
史
之
處
，
如
明
太
祖
實
錄
就
曾
數
次

被
改
寫
過
，
為
探
究
歷
史
真
相
，
他
下
工
夫
通
讀
了
一
百
多
家
明
朝
史

家
的
著
作
，
廣
徵
博
採
，
按
年
月
將
各
條
史
料
互
相
考
證
補
訂
，
去
偽

存
真
，
去
蕪
存
精
，
精
心
編
排
，
歷
二
十
多
個
寒
暑
，
修
改
六
稿
，
編

成
一
百
卷
，
終
於
完
成
全
書
。
雖
然
他
一
時
無
力
刻
印
出
版
，
但
總
算

實
現
了
自
己
的
心
願
。
這
部
巨
著
在
寫
作
過
程
中
已
慢
慢
傳
開
，
引
起

不
少
有
錢
有
勢
者
的
注
意
，
這
些
人
希
望
以
史
學
著
作
來
增
強
社
會
名

望
，
流
芳
百
世
，
但
自
己
沒
有
學
問
功
底
，
也
根
本
耐
不
住
寂
寞
，
而

談
遷
偏
又
生
性
耿
介
，
無
法
用
金
錢
收
買
他
的
著
作
，
於
是
有
人
就
暗

中
採
用
卑
鄙
下
流
的
偷
竊
手
段
，
這
部
珍
貴
的
書
稿
從
此
下
落
不
明
。

可
憐
談
遷
這
年
已
五
十
五
歲
，
滿
頭
白
髮
，
兩
手
空
空
，
怎
麼
經

受
得
了
如
此
沉
重
的
打
擊
？
書
稿
被
竊
後
他
大
哭
一
場
，
不
由
發
出
哀

嘆
：
﹁噫
，
吾
力
殫
矣
！
﹂
但
他
以
堅
韌
的
毅
力
戰
勝
了
悲
傷
，
激
勵

自
己
：
我
的
手
不
是
還
在
嗎
？
不
能
就
此
罷
休
，
重
頭
寫
起
！
黃
宗
羲

所
撰
談
君
墓
表
中
記
敘
說
：
﹁當
是
時
，
人
士
身
經
喪
亂
，
多
欲
追
敘

緣
因
，
以
顯
來
世
，
而
見
聞
窄
狹
，
無
所
憑
藉
。
聞
君
之
有
是
書
也
，

思
欲
竊
之
以
為
己
有
。
君
家
徒
四
壁
立
，
不
見
可
欲
者
。
夜
有
盜
入
其

家
，
盡
發
藏
稿
以
去
。
君
喟
然
曰
，
吾
手
尚
在
，
寧
已
乎
！
從
嘉
善
錢

相
國
借
書
，
復
成
之
。
﹂

談
遷
發
憤
從
新
開
始
編
撰
《
國
榷
》
，
歷
經
四
年
艱
辛
，
終
於
再

次
完
稿
。
新
編
撰
的
《
國
榷
》
為
一
百
零
四
卷
，
史
料
搜
集
更
為
謹
嚴

，
對
明
實
錄
中
避
而
不
談
、
忌
諱
失
實
或
故
意
篡
改
的
史
實
秉
筆
直
書

，
質
量
超
越
了
原
稿
。
但
他
仍
不
滿
意
，
特
別
是
對
明
季
史
料
的
搜
集

，
他
希
望
有
機
會
到
北
京
去
訪
問
一
些
親
身
經
歷
的
當
事
人
，
看
到
更

多
的
史
書
，
以
補
充
訂
正
《
國
榷
》
。
公
元
一
六
五
三
年
，
一
個
機
會

來
了
，
他
以
花
甲
之
年
，
受
聘
義
烏
朱
之
錫
（
時
任
弘
文
院
編
修
）
作

幕
友
，
來
到
北
京
以
實
現
自
己
的
夙
願
。

在
北
京
他
除
了
為
朱
之
錫
做
些
文
墨
工
作
之
外
，
所
有
的
精
力
都

用
在
搜
集
史
料
和
尋
訪
明
朝
的
降
官
、
皇
親
、
貴
族
子
孫
、
宦
官
、
門

客
等
各
種
人
士
，
將
聽
到
的
一
一
記
錄
下
來
，
和
有
關
史
料
互
相
對
照

。
他
結
識
了
曹
溶
、
吳
偉
業
、
霍
達
三
位
名
士
，
他
們
都
是
當
年
崇
禎

朝
的
進
士
，
不
僅
收
藏
許
多
外
人
不
可
見
的
秘
籍
，
而
且
熟
悉
明
末
掌

故
，
還
親
身
經
歷
過
不
少
重
大
歷
史
事
件
。
談
遷
經
常
和
他
們
往
來
，

討
論
前
朝
史
事
，
認
真
而
虛
心
地
請
他
們
對
《
國
榷
》
指
謬
，
要
求
借

閱
他
們
珍
藏
的
書
籍
。
談
遷
在
北
京
兩
年
多
，
收
穫
極
豐
富
，
但
日
子

並
不
好
過
，
所
遇
到
困
難
實
在
太
多
，
他
在
《
北
遊
錄
‧
紀
文
》
寄
李

楚
柔
書
中
寫
道
：
﹁即
僕
亦
泥
塗
之
人
也
，
載
浮
載
沉
，
深
自
安
於
謭

劣
。
世
有
唾
我
者
，
且
張
吻
而
受
之
，
庸
俟
其
着
面
哉
。
口
即
拙
訥
，

年
又
遲
暮
，
都
門
遊
人
如
蟻
，
日
伺
貴
人
門
，
對
其
牛
馬
走
，
屏
氣
候

命
，
辰
趨
午
俟
，
旦
啟
昏
通
，
作
極
欲
死
，
非
拘
人
所
堪
。
於
是
杜
門

永
晝
，
而
借
人
書
重
於
卞
氏
璧
，
不
復
可
得
。
主
人
鄴
架
，
頗
同
故
紙

，
目
翳
不
開
五
步
之
外
，
飛
埃
襲
人
，
時
塞
口
鼻
。
惟
報
國
寺
雙
松
近

在
二
里
，
佝
僂
蜷
曲
，
逾
旬
輒
坐
其
下
，
似
吾
塵
中
一
密
友
也
。
﹂
除

搜
尋
史
料
外
，
他
還
走
訪
有
關
歷
史
遺
迹
，
如
謁
十
三
陵
中
崇
禎
帝
的

思
陵
，
謁
西
郊
玉
泉
山
景
泰
帝
陵
，
訪
問
西
山
和
香
山
的
寺
院
等
，
將

所
得
如
實
記
錄
下
來
。
朱
之
錫
在
為
談
遷
的
《
北
遊
錄
》
所
作
的
序
中

形
象
地
記
敘
了
他
在
京
城
辛
勤
搜
尋
史
料
的
情
形
：
﹁鹽
官
談
孺
木
，

年
始
杖
矣
，
同
詣
長
安
。
每
登
涉
躡
屩
，
訪
遺
迹
，
重
趼
累
繭
。
時
迷

徑
，
取
道
於
牧
豎
村
傭
，
樂
此
不
疲
。
旁
睨
者
竊
哂
之
，
不
顧
也
。
及

坐
窮
村
，
日
對
一
編
，
掌
大
薄
蹏
，
手
嘗
不
輟
。
或
覆
故
紙
背
，
塗
鴉

縈
蚓
，
至
不
可
辨
。
或
途
聽
壁
窺
，
軼
事
緒
聞
，
殘
楮
圯
碣
，
就
耳
目

所
及
無
遺
者
，
其
勤
至
矣
。
累
月
以
往
，
積
若
乾
牘
…
…
﹂
他
的
勤
奮

與
刻
苦
從
中
可
見
一
斑
。
他
去
北
京
的
目
的
完
全
是
為
了
更
好
地
修
訂

《
國
榷
》
，
後
來
還
想
趁
朱
之
錫
在
弘
文
院
修
書
之
便
，
多
抄
閱
一
些

史
料
，
但
當
他
知
道
內
閣
藏
書
業
已
﹁殘
缺
失
次
，
既
無
可
資
訂
，
遂

束
身
而
南
﹂
，
於
一
六
五
六
年
回
到
了
老
家
。

由
於
談
遷
一
生
貧
寒
，
無
力
刻
印
《
國
榷
》
，
此
書
當
時
並
未
刊

行
，
只
有
傳
抄
本
，
這
樣
一
來
反
倒
變
成
好
事
，
躲
過
了
後
來
乾
隆
朝

編
印
四
庫
全
書
時
的
蓄
意
刪
改
。
《
國
榷
》
記
載
從
元
文
宗
天
曆
元
年

（
一
三
二
八
年
）
九
月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誕
生
，
到
清
順
治
二
年
（
一
六

四
五
年
）
五
月
南
明
弘
光
政
權
滅
亡
為
止
三
百
一
十
七
年
的
歷
史
，
尤

其
是
萬
曆
以
後
的
七
十
多
年
更
為
詳
盡
，
其
中
關
於
崇
禎
朝
十
七
年
的

史
實
，
以
及
建
州
女
真
的
崛
起
史
，
後
金
和
明
朝
的
關
係
方
面
的
史
料

等
，
均
為
他
書
所
少
見
，
使
後
人
能
據
此
和
清
代
所
修
《
明
史
》
相
對

照
，
有
重
要
的
歷
史
價
值
。

一
九
五
八
年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了
《
國
榷
》
，
這
已
是
《
國
榷
》
成

書
三
百
年
後
的
幸
事
了
。
談
遷
以
一
個
普
通
讀
書
人
的
身
份
，
敢
於
以

求
真
的
精
神
獨
自
擔
起
修
史
重
任
，
且
於
晚
年
書
稿
被
竊
後
發
憤
重
新

編
撰
，
又
為
修
訂
《
國
榷
》
千
方
百
計
出
遠
門
上
北
京
，
備
嘗
人
生
酸

甜
苦
辣
，
終
於
完
成
自
己
的
宏
願
，
為
故
國
留
下
一
部
史
料
翔
實
的
歷

史
巨
著
。
他
的
這
種
精
神
與
傑
出
貢
獻
，
是
我
們
民
族
的
驕
傲
。

滬
杭
道
中
的
文
學

段
懷
清

湖
畔
人
家

趙
長
潤

「其他（托）」 老師 汪 蘋

單
身
公
寓
走
俏
羊
城

文

佳

湖
畔
（
速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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